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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静静的山村里，小小和姥姥
相依为命，小小和亮亮两小无猜。小小
到了缠足的年龄，小小不怕疼，但怕缠
成小脚就不能和亮亮到处去疯玩。姥姥
吓唬小小：不缠足将来没人会娶你！

这时候，从作为院墙的土崖上飞身
跳下一个人来，大喊一声：我娶！作为观
众的我，眼泪一下子涌上了眼眶，恍惚
中，我记得我年少时也曾这样为了谁翻
过高墙。但我现在作为一个中年人、一
个不再敢爱的家伙，我坐在观众席上，
心潮澎湃又无限苍凉地望着那个从土
崖上跳下的小伙，他当然是亮亮。

姥姥责问亮亮：你身无分文、屋无
片瓦，凭什么娶小小？亮亮还没长成一
个男人，但他像一个男人一样喊出：我
走西口！和他的义无反顾比，我这个逃
兵兼伤兵尴尬死了，我坐在观众席上，
惭愧得连巴掌都不敢拍。说书人在一边
旁白：男人要疯，女人要稳。他在诠释亮
亮和小小，我也懂，男人没有疯狂的劲，
没有为了自己的所爱不顾一切的血性，
他的情是值得怀疑的；而女人不能让自己澎湃的
内心尽量平静下来，把持住自己，她也不是个值
得爱的女人。但我现在，呵呵，我现在成了赵括，
只善于像现在这样纸上谈兵。

以前亮亮每天来劈柴、挑水，姥姥挺烦他，现
在好，门口冷清了，相依为命的老少倚在门口，还
真是不太适应。更糟糕的是，村里开始举行每年
一度的“亮脚会”，大姑娘们都提起裙摆露出金
莲，小的巧的像糯米粽子般美的，会后都被相中，
相继嫁人了。小小很不屑，她心里有根，不发慌。
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亮亮从口外怎么也回不
来，小小望穿秋水，自己早就长成大姑娘了，心里
的根也发芽长成一棵树了，哎哟，这棵树枝枝杈
杈，小小的心怎能安稳？她做春梦了，梦见亮亮喜
欢小脚了，她不自信了，她不顾姥姥的反对和骨
折的痛苦，自己要求缠足了。悲剧这个时候以美
的名义上场了，小小缠了足，疼得不能走路了，亮
亮回来了，他带着一双天足的绣花鞋回来了。

这是张继钢编导的歌舞剧《解放》来山区献

演。演出结束后，我被临时抓差上台和演
员合影的时候，我问站在身边的一袭红
衣的“小小”：疼吗？你穿着那样只能装下
脚尖的鞋跳舞？“小小”很真实地嘟起小
嘴埋怨：疼死啦！我悄悄替她鸣不平：张
继钢弄这样的鞋让你们跳一个半小时，
不“人道”啊。

呵呵，我这是从剧情里面出不来，
心疼这可人的姑娘了。唉，我们的现实
生活就是这样被艺术影响着、改变着，
有多少的冲动、多少的浪漫，不是这样
被艺术作品暗暗指导的呢。像我这样弄
文学的人，有时候真的很难分清真与
幻。艺术和现实的界限是模糊的，经常
就跨界了，所以会有很多疯狂的举动。
好在，我是个道德感特别强的人，不然
心里长一棵枝枝杈杈的树，指不定哪根
筋搭错，就要出乱子了。

关于艺术和人的天性的问题，我当
年狠狠地被震惊过。因为写一部长篇的
需要，我了解到一些影视表演艺术学校
入学的第一门课叫做“解放天性”。什

么意思不太好懂，但训练方法很直接，就是男
生女生坐同桌，同时向左向右转，在老师的严
厉指导下抱在一起，亲吻和抚摸，直到你不再
把这事当回事，可以随便跟异性亲热，为的是
在表演中忘掉自我，进入角色。这显然是一件
很缺德的事情，把孩子们的羞耻心都打掉了，
你能相信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人会成为表演艺术
家吗？因此我就想，艺术的手段不在于破坏天
性，而艺术的目的应该是改良人性，当艺术无处
不在地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时，让它抑制我们人性
里的恶，激发我们人性里的善，这样岂不是能够
建构更加美好的人间？

人人心里都有一棵树，你不管它，它就会疯
长，你拿斧头修整它，它又会倍尝痛苦。例如我，
没人知道我修整我的树正在经受着怎样剧烈的
痛苦，套用小小思念亮亮的一句台词：“煎熬”。但
我宁愿痛苦，也不愿意让它疯长，造成他人尤其
是我爱的人的痛苦。哪怕我心中的树枯萎死掉，
我的灵魂至少是安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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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蔡 楠

日子就像这白洋淀的芦苇，一眼望不
到边际，有时候连个缝隙都看不到……轻
舟在千里堤上开始讲了，他把双拐从腋下
抽出来，垫在屁股下面坐好，眼睛就望着他
说的那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芦苇，他的眼光
被芦苇吸引住了。

我是啥时候觉得日子像芦苇的呢？是
我被查出患上类风湿关节炎以后。其实这
不是啥大病，就是大腿关节疼痛、肿胀、僵
硬，还只是早晨有症状，午后就没事了。我
就没在意。说实话，我是不愿意去大医院看
病，那时候没“新农合”，看病难啊。我在温
泉纤维布厂打工，蓼花在家带着轻清和轻
亮。那时候轻清4岁，轻亮才6个月。我一个
人的工资，养着全家，哪里还有看病的钱
呢？我就在小诊所拿点药片啥的对付着，反
正咱也年轻，身大力不亏，兴许挺挺就能过
去了。可是，后来就觉得不对劲了。有时候
全身发热，体重减轻，下班回来就昏昏欲
睡，腿也伸不开了，走路也瘸了，再后来干
脆起不来炕了。蓼花用船从白洋淀把我拉
到县城码头，再用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去
检查，医生说我的病已经转化为股骨头坏
死了，而且治不好了。在医院里、在路上，我
没表现出什么，我甚至还给蓼花讲了个笑
话。回到家，当蓼花去厨房给我烧水吃药的
时候，我的头抵住了我的腿，只轻轻一抵，
我就绷不住了，眼泪像千里堤决口一样，无
休无止。

我哭了大概有5天吧，觉得眼里再流出
来的就是血了。我情愿这样流下去，然后流
干，然后死掉。蓼花也陪我流泪，也陪我流
血，但她说不会陪我死掉的。她擦干泪痕，
把我背上木船，竹竿一点就下了水，就进了
白洋淀。蓼花划着船说，轻舟，我包了一块
苇地，你看就是那块——我顺着她的手指

望去，我望见了前面十字港汊交汇处的那
块苇地，我还望到了苇尖上一只红嘴儿小
鸟在跳来跳去。

我要在这块苇地上养鸭——蓼花双臂
用力一划，小船就抵达了那块苇地。

蓼花就这样挑起了我的担子。她借钱
办了个小养鸭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喂
鸭，做饭，伺候两个儿子起床，伺候我们吃
饭吃药，然后送轻清、轻亮上学，然后还去
温泉纤维布厂打零工……渐渐地，在蓼花
急匆匆的脚步里，她纤细的身影变得粗壮
了，她温柔的小手长成了蒲扇。那不是蓼
花，那是我。那是另一个我。

本以为这样的日子慢慢能凑合下去。
因为我们已经走出了一片密不透风的苇
地，看到了日子里星点的亮光。谁知儿子又
出事了。那年的一天中午，轻清放学后，走
下堤坡，想划船去鸭场，他想去替蓼花喂鸭
子。刚刚拐进一条港道，就被飞驰而来的一
艘旅游汽艇给撞了。木船散了架，轻清轻轻
的身子飞到了天上，又落到了水里……

轻清的脑子被撞坏了，他只能辍学。本
来轻清就一直嚷嚷着辍学去工厂打工，供
成绩更好的弟弟上学。蓼花一直没同意。现
在可好了，想上学也上不成了。还有刚刚小
学毕业的轻亮，全乡考了个第一，恐怕这学
也上不成了。

老天爷啊——我爬到堤上，喏，就是现
在这个地方。我用拐砸着我的腿，我想把它

砸断，砸烂。我恨这双腿。我用带着血迹的
双拐指着天空，老天爷啊，这日子还能过
吗？这人还能活吗？

蓼花搀着轻清，牵着轻亮，又弯腰扶起
了我，将拐顶到了我的后腰上，轻舟，别怪
老天爷，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咱来世上就是
过苦日子来了。苦日子咱们也能过，也能
活，听话啊！

蓼花你说得轻巧，你说能过，我就过下
去？你说能活，我就活下去？我才不那么傻
呢！我苦怕了，也活够了，我折腾不起了。折
腾不起，我不折腾还不行吗？我不怨天也不
怨地了，我怨我自己命运不济。我一个什么
也不能干的瘫子，一个连丈夫义务都不能
尽的废人，现在又整天看着一个傻子，我不
干了。晚上，在蓼花打起了响亮的鼾声之
后，我把我能发现的治疗我双腿的所有的
药片胶囊口服液什么的，足有半纸篓子，一
起用白酒灌了下去……

我没死。我被送进了医院，被洗了肠，
又瘫痪着清醒着回到了家。

我不愿意在炕上躺着了，我让蓼花把
床铺搬到千里堤上。我在阳光下看着一望
无际的芦苇，看了一个月。我就平静地对蓼
花说，蓼花，你想让我过，想让我活很容易，
你得听我一句话！

蓼花说，只要你不寻短见，你说一千句
一万句我都听！

我就说一句。我们离婚，你带着孩子改

嫁吧！
你说的是屁话!
屁话也得说！你不能看着轻清没钱治

疗落下残疾，你也不能看着轻亮不能上学
落下埋怨，你更不能看着我再次喝药！

蓼花不说话了，过了很久，她才说，好
吧，我们离婚！但我要带着你出嫁——

我吐出了一口长气，我说，随你！
就这样，我们离了婚。就这样，蓼花又

结了婚。新郎是温泉纤维布厂的老板温泉。
温泉和我和蓼花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
至今还单身。

蓼花带着我和两个儿子搬进了温泉纤
维布厂。我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

后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报纸上也报
道了。带着前夫再嫁，就让蓼花出了名。正
像报纸上报道的那样，蓼花依旧照料着我
的生活，当然还有那个傻儿子和小儿子轻
亮的生活。温泉呢，管我叫哥；我的儿子们
都管他叫叔，当亲叔。

日子过得真快。当白洋淀的芦苇又一
次长成这样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时候，温泉
给我们全家做了一条船，很大很豪华的一
条船，船上有宿舍、餐厅、洗手间、KTV。我
们的船航行在白洋淀的夜色里。荷花淀的
香气只有在夜晚才这样浓郁和醉人。

在船上，我们为刚刚考上重点大学的
轻亮庆贺。温泉和蓼花第一次喝了交杯酒。
傻子轻清随着音乐唱起了那首《荷塘月
色》：“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
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
你宛在水中央……”

那晚，我也喝了几杯酒，我醉倒在了大
船上。恍惚间，我滑进了荷塘，我变成了一
条自由自在的鱼儿，我的双拐变成了鱼的
双鳍……

心
里
长
了
一
棵
树

□

李
骏
虎

茉
莉
情
结

□

方
丽
娜

在满大街咖啡飘香的维也纳城里，我还
未见到过一家专业茶馆，这不免让人沮丧。尽
管每家咖啡馆里，都备有几样不同风味的茶，
比如印度红茶、日本米茶、阿拉伯黑茶，以及
酸酸甜甜的当地果茶。有一次，我执意点名要
喝中国茶，温文尔雅的侍者当即捧出一个雅
致的茶单来，递给我。在中国茶的名下，我终
于找到了两样茶名：茉莉花和姜茶。

没办法，茉莉花茶里流淌着西方人对中
国文化的深情缱倦，那股招人的幽香让他们
瞬间陶醉，并陷入滔滔遐思。多少年来，茉莉
花茶一直是他们心中最好的中国茶，无以替
代。这很符合欧洲人的思维，一旦接受了，便
根深蒂固。而姜茶呢，则伴随着他们对中餐和

中药的赏识——中餐里常常吃到的姜片，那独特的辛辣味很抓
人，又听说可以强身健体，自然成了他们争相接纳的新贵。

几年来，为了向交情深厚的奥地利朋友普及一下现代中国
的茶品，我总是义无反顾地携一套精美的中国茶具，外加一盒
精装小包的安溪铁观音，频频出入他们的生日晚宴，或者乔迁
致喜的冷餐会上。我不能忍受这帮可爱的家伙对中国茶的认知
和欣赏还停留于暗香浮动的茉莉香片上。因而每次，趁对方揭
开礼品盒并做出激动得大惊失色的样子时，我便不失时机地告
诉他们：这可是最好的中国茶，仔细品尝啊！

后来再次碰面，朋友们多半会眉飞色舞，郑重其事地向我
描述铁观音带给他们的美妙感受——那色泽、那醇香、那韵味，
绝不是茉莉花茶可以比拟的，真不知道，竟有这样好的中国茶
呢！虽然铁观音在祖国还算不上顶级名茶，但对于千里之外的
他们来说，能从茉莉花茶过渡到铁观音，已经可喜可贺了。

不久前，我在西伯利亚的东方快车上，结识了一位名叫
“Jasmine”（茉莉花）的英国老人。那是7月的一次晚餐上，一位身
材修长脸也长的英格兰老太太，刚好坐在我的对面。她衣着华
贵，头上扣一顶插着白色羽毛的礼帽。为了固定座次，火车的餐
桌上会不时贴上乘客的姓名。当我看到餐桌对面清晰标有Jas-
mine这个名字时，还以为今晚供应的饮料是“茉莉花茶”呢！

面对我的好奇，老太太给我讲了一段她爷爷与中国茶的
故事。

那是 1658年，伦敦报纸第一次为中国茶打出了广告，称之
为“中国饮品”。英格兰的天祥洋行是最先从中国进口茶叶到英
国的公司。每当载着中国新茶的远洋货轮停靠在伦敦码头，都
会引来英国茶客的一片骚动。茶叶从上海出发，途径印度洋、红
海和地中海，继而横跨英吉利海峡。茶叶的行情，总是随着英国
人对下午茶的钟爱而一路暴涨。

茉莉花的爷爷是天祥洋行的第三代进口商。
茉莉花出生那天，爷爷正端坐在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里，和

一位中国淑女边喝茶，边聊天。爷爷是迷恋中国的茉莉花香呢，
还是真的爱喝茉莉花茶？她至今也不清楚。但父亲接受了远在中
国的爷爷的指令，给他心爱的孙女取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茉莉花太太呷了一口俄罗斯红茶，接着说：知道吗，中国茶
最初到了伦敦港以后，是靠骆驼队运到俄国的，要走上几个月
呢。茶叶装在麻布袋子里，驮在骆驼背上，一路艰辛跋涉，骆驼
因劳累出了很多汗，潮气透过麻袋渗进茶叶里，那茶叶便添了
一种特殊风味。俄国人对这种味道渐渐习以为常，甚至有了依
赖感。有了火车以后，英国人随即通过这种更加快捷的工具来
运送茶叶，却招来俄国用户的一片抱怨：你们的茶叶有问题，味
道不纯正！

为了恢复原来的风味，爷爷的公司就往每块茶砖里放一撮
骆驼毛。说到这里，茉莉花已笑得前仰后合，头上的羽毛抖动得
似风中的花枝，摇曳生姿。俄国人酷爱中国茶，只要喝得起就
喝。茉莉花继续说，爷爷从中国回来之后，最看不惯那些往茶里
放牛奶和柠檬的英国人。他说，只有野蛮人才会用这些小零碎，
来糟蹋真正的中国茶！

为什么英国人把饮茶时间定在下午 4 点钟呢？我问。这习
惯，连英国殖民地的猴子都晓得。有一年我在肯尼亚的蒙巴萨
度假时，一到下午茶时光，周边的猴子们就成群结队地涌过来，
蹭吃蹭喝，难以招架。

老太太扬起骆驼一样的脖颈，说道：这习惯从19世纪40年
代就开始了。英国园子多，水草丰美，坐在花木扶疏的园子里，
把午餐之后到晚餐之间（英国人晚餐通常在 8 点钟）的漫长时
光，消磨在一杯好茶、两盘甜点、几支悠扬的曲子里，是何等的
人生享受啊！

听着听着，我的眼前霎时浮现出米黄色的糖罐、奶罐和做
得像宝石一样五颜六色的小甜点来。其实，不独是英国，整个欧
洲的家家户户，都十分倾心于下午茶的宁静与闲适。无论是古
典还是时尚，是乡村还是城镇，烤上一块蛋糕，约上几个朋友和
家人，守着一壶咖啡和酽酽的茶香，安然享受这份生活的馈赠，
这已是欧洲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由此觉得，尽管茶叶最初产自中国，但中国人喝茶的仪
态，远没有欧洲人那么讲究。真正能够坐下来细品功夫茶的国
人能有几个？一切都匆匆忙忙，来不及感受。生活、艺术和审美，
便在那匆忙里，难以捡拾。

元旦过后，陈晋铭的任职文件终于下来
了——庙湾乡政府办公室主任。

接着就是春节，县长和组织部长要来庙湾
乡与基层干部座谈。新科主任陈晋铭手忙脚乱
地做准备，发通知、做横幅、布置会场……乡长
去市里开会了，人大主任和副书记在县人大开
会，回不来，乡里只剩下方书记和两个刚提拔的
副乡长。县里下来的领导好安排，关键是乡里
的两个副乡长，一个姓牛一个姓毛，刚刚提拔，
年龄也相当，乡里甚至还没来得及给他们具体
分工。座谈会上，他们的座位怎么排？

这两年陈主任耳闻目睹，知道官员的座位
有学问。打电话请示方书记，方书记正在自己
的办公室陪县长他们说话：“按姓氏笔画！”

方书记明显不耐烦，陈主任不敢多话，赶紧
挂了电话。这招陈主任早想到了，牛和毛笔画
一样，都是4画。好在他组织部有一个同学，电
话打过去，人家说那好办，查查他们哪一年提的
科级。陈主任急了，还用查？都是才下的文，同
一批。同学说，真笨啊，再去查他们是哪年提的
股级干部。

还是门路大的懂得多，陈主任就回办公室
查表格，干部每年都要填无数的表格。很快就
查出来了，两个人都是 2003 年提的股级干部，
同样是一个文件下来的。

陈主任不好意思再麻烦同学，想着爹虽说
只是个村官，但好歹也做了十几年，见得毕竟比
他多。电话里，爹还是一副什么都难不倒的镇
定劲儿：“搞不清？谁可能进步就把谁排到前
面。”这一次，陈主任彻底对爹失望了。到底
是村官啊！看来，仕途上是不能再指望爹来指
点迷津了。陈主任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又打给
那个同学，人家说，你这个问题太专业，我给你
介绍一个政府办的领导问问吧，他们对排名有
经验。

陈主任按同学给的号码打过去，人家讲得
很详细：“先按职务高低排，同级的话再按分管
工作的重要性排，再不行的话就按提拔到现行
职务的早晚排。如果还不行，直接按姓氏笔画
就成。”

陈主任说都查过了，还是不分上下。人家
就问：“第二个字的笔画呢？”

陈主任马上反应过来，没顾得上感谢人家
就挂了电话去数两个人名字第二个字的笔画。
这么专业的学问，爹一个村干部怎会明白？政
府办才是最有权威的，他们整天的工作就是接
待，哪天遇不到领导排名的事？牛乡长第二个
字是培，11画。再数毛乡长的第二个字清，也是
11画。陈主任学聪明了，没有再打电话问，接
着查两个人第三个字的笔画。牛乡长是财，7
画。毛乡长是均，也是7画。两个人的名字像
商量好的，笔画都一样。真是蹊跷，怎么偏偏
三个字的笔画都一样？大冷天的，陈主任都出
汗了，眼看下面与会的人都坐满了，电视台的记
者们也各就各位了，主席台的席位还没定下来，
能不急吗？

陈主任又给政府办领导打电话，说三个字
的笔画都数了两遍，都一样，怎么办？对方在电
话里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还真没碰到过这
种现象呢。这样吧，你看两个人的姓氏哪个笔
画提前拐弯了，先拐弯的排到后面。”

这下有区别了。毛字的第四笔要比牛字复
杂，是竖折。陈主任把写有牛培财三个字的牌
子放在组织部长旁边，毛清均就只能坐在主席
台的最边上了。

会议没有正式开始前，陈主任看到部长身
边的牛副乡长不时地和部长耳语，部长严肃的
脸上偶尔还露出了笑容。毛副乡长呢，跟部长
和县长都隔得太远，搭不上话，干着急。会议结
束时，牛副乡长还和县长、部长握了手，因为都

是朝左退的场；而毛副乡长没能够得上，部长和
县长甚至都没有看到毛副乡长伸出来的手。县
长和部长接着去了另一个乡，没有在庙湾乡吃
饭就走了。

第二天中午，陈主任在乡里食堂跟土管所
的小刘所长一个桌吃饭：“你猜毛乡长和牛乡长
怎么排名？”

小刘所长说：“姓氏笔画呗！”还在空中比画
了两下：“怎么一样啊？”

陈主任想，小刘，还和我争主任哩，都给你
一天的时间准备了还没找到办法。

陈主任讲了头天给两位副乡长排名的经
过，小刘所长听得一愣一愣的，长学问哪。讲
完，陈主任的饭也凉了。陈主任也不吃了：“这
主任不好当啊！”

名排得有理有据的，可毛副乡长不满意。
尽管陈主任时刻没忘记爹的话，哪个官都不能
得罪，可还是把毛副乡长给得罪了。毛副乡长
再见到陈主任不像先前那么喜气了，酒桌上接
到陈主任敬过去的酒也不再一饮而尽，不冷不
热地放在面前，再转敬给别人。

陈主任终于找到向毛副乡长解释的机会
了。那天的酒桌上，陈主任和毛副乡长挨着
坐。有人敬毛副乡长酒，陈主任挡着，替喝。毛
副乡长不说谢，也不拿正眼看他，任他喝。酒至
半酣，陈主任说，毛乡长，那次县长来，座位是按
姓氏笔画排的。话题来得有点突然，座上的人
都静下来听。陈主任为了说明自己是费了一番

周折才排好座位的，添油加醋地往曲折里说：
“你和牛乡长股级和科级都是同一个文下来的，
连毕业都同一年哩。后来没办法，按姓氏笔
画。牛是 4画，毛也是 4画，奇怪不？再按第二
个字，培和清也都一样，11画。”桌上的人都停了
下来，陈主任接着讲：“两位领导的名字里第一
个字和第二个字笔画都一样，你们说怪不怪？
还有更怪的呢，第三个字还是一样，都是7画。”

有人急了，那怎么办？毛副乡长端坐着，没
有任何表情。

“怎么办？连组织部都说不清了，只好请示
政府办。”陈主任说，“政府办搞接待的领导说，
看谁的姓氏笔画更简单。还别说，毛乡长和牛
乡长前三笔笔画都一样，第四笔毛乡长吃了亏，
是竖折。”

毛乡长站起来，脸色铁青着走了。陈主任
心想，走就走呗，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让你的毛
姓比人家牛姓曲折？

排名的事很快传遍了乡里。有一次，陈主
任在城里开会，桌上有人把它当成庙湾乡的第
二个经典段子讲了。第一个段子也是说的庙湾
乡的一个副乡长，老婆的妹妹来乡里帮他带孩
子，未婚。乡政府那时候房子紧张，一人一大
间。副乡长就在中间隔了个布帘，外面住孩子
他姨，里面他们夫妻和孩子住。某日睡觉前，老
婆突然要把尿罐挪到布帘的南边。副乡长不同
意这个改变，老婆说谁让你嘴贱。副乡长这才
意识到，他不该在外面说孩子他姨尿尿的声音
跟老婆不一样了。老婆说，那咱们投票表决。
赞成尿罐放外面的举手。大冷天的，副乡长和
儿子都不想夜里走远路。只有老婆和她妹妹举
手。最后副乡长察觉出了问题，孩子他姨不是
我们家人，没有表决权。2∶1，副乡长他们胜
出。老婆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儿子不到 18 岁，
也没有表决权。

排名，成了全县人民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
个段子。传的人又添了许多的曲折，更玄乎。
庙湾乡的人要是出门，免不了被问，排名的事
是不是真的？编的吧？庙湾出了个两个名段
子，庙湾的人惟恐它们被编排到其他乡里，信
誓旦旦地回答：是真的！然后再添枝加叶地讲
一遍，好像排名是庙湾乡的一个特色，谁都骄
傲哩。

有一次同学聚会，有人问起排名的事。陈
主任想装着没听到，遮掩过去。组织部的那个
同学多喝了点，搂住陈主任的肩膀说：“怎么？
你们不相信？晋铭当时可是打电话问过我的。
是吧，晋铭？”

第二年，方书记被双规，受牵连的还有副书
记，办公室陈主任也被叫到纪检会接受调查。

不久，方书记被转到检察院。组织部长又
去了庙湾乡，宣布原乡长任书记，毛副乡长暂代
乡长。乡里变了天。

代乡长说，乡里要学外面搞人事改革，中层
干部都要竞聘。竞争最厉害的当然是乡办公室
主任了。谁都知道那个排名的段子，代乡长能
放得下？4个所站长报了名。陈晋铭也清楚，即
使没人来争自己也做不了了。还是爹当时说得
对，看谁能进步就把谁排到前面。可这进步的
事，当事人都决定不了，陈主任能分得清？

陈主任就想讨好牛副乡长，把这个排位的
事故意说成是自己的偏向。牛副乡长非但没感
动，还严肃地告诫他：“陈主任，你这样做可是违
背组织原则啊！”陈晋铭越想越气，恨死了罪魁
祸首的毛乡长。

回到家里，看到老婆挺着的大肚子，陈晋铭
突然想起来一个司机骂交警的段子，就跟老婆
说，干脆我们的儿子将来就叫乡长。到时候，我
想什么时候打乡长就打乡长，想什么时候骂乡
长就骂乡长。惹恼了，我还要日乡长他娘。

排 名
□张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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